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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古 文 人 墨 客 把 习 字 当 作

修 身 养 性 的 艺 术 活 动 。定 居 沪

上 ，谭 氏 少 了 公 务 繁 忙 ，生 活 相

对安定，几乎每天都保持着书法

日课。

《谭延闿日记》中，有关谭氏

日课记载甚详。日课内容主要是

阅读经史子集和临碑习字。在展

品 中 ，有 谭 延 闿 临 颜 鲁 公《麻 姑

仙 坛 记》（民 国 三 十 六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影 印 本）。此 时 的 谭 延

闿非常专注且系统性地学颜字，

除临习最多的《麻姑仙坛记》外，

颜真卿其他碑帖及钱南园字、篆

书《峄山碑》、隶书《张迁碑》都有

涉及。

他 以 通 临 范 本 为 主 要 日 课

方 式 ，并 以 临 写 二 纸 为 常 例 。谭

氏每日至少写百二十余字，按此

体量临写，约七八日即可完成一

通小字《麻姑》，十来日可完成一

通大字《麻姑》。谭氏以乌丝格作

大 字 ，每 纸 二 十 四 字 ，一 纸 字 数

减 少 则 每 日 临《麻 姑》为 五 纸 或

六 纸 ，甚 至 有 日 临《麻 姑》十 二

纸 。此 外 ，他 还 通 临《李 玄 靖 碑》

《自书告身帖》《元次山碑》《颜家

庙 碑》《东 方 朔 画 像 赞》《张 迁

碑》。

谭氏会根据其书写状态调整

通临范本，在临写的过程中即便

感到所临范本并不得心应手，仍

坚持临完一通再改临其他范本。

谭 氏 临 摹 的 意 义 并 不 在 于 求 形

似 ，而 是 着 重 于 技 法 能 力 的 获

得 ，并 在 专 临 颜 字 外 转 益 多 师 、

博取众长。

书法日课：

专注颜字，旁及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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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许多文人墨客皆迁居于

沪，谭延闿的诸多好友也因种种

原因流寓沪上，如曾熙、张子武、

李 瑞 清 、余 明 震 等 。谭 氏 与 其 友

人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文酒流连、

评书谈艺，与三十多位友人保持

着 较 为 密 切 的 来 往 ，称“ 沪 居 佳

胜，亦足昭旷心目，朋友之乐且过

青岛”。

谭氏于沪上密切交往的人员

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文

人士绅、商绅，并且以湘籍人士为

主。可以说，谭延闿沪上的交往圈

是以湖南人为核心的文化交游群

体。

谭延闿是著名的“老饕”，他

与家厨曹荩臣等人开创的“组庵

菜”，被称为近代中国官府菜的代

表。在上海，谭延闿与其好友最频

繁的交游活动便是宴饮，除了在

各自家中招饮，更多的是在沪上

著名酒楼。根据其日记统计，谭氏

在这两年期间至小有天酒楼有 66

次。宴饮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还

能同时开展诗文唱和、书法交游。

展览中，李瑞清、曾熙的作品

与谭延闿作品一同陈列，恰能让

人联想到三人当年在沪上的深厚

情谊。

李 瑞 清（1867—1920)，字 仲

麟，号梅庵、梅痴、阿梅，自称梅花

庵道人，入民国号清道人。江西临

川（今抚州）人，自幼随父在湖南

成长、求学。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

要奠基人和改革者，现代美术教

育的先驱，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

开拓者。曾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监督兼江宁提学使，提倡艺术教

育不遗余力。辛亥革命后寓居沪

上，鬻书画为生。他在诗、书、画等

方面颇有造诣，其中尤工书法，名

声显赫。

谭 延 闿 与 李 瑞 清 皆 以 精 于

美食著称于世。谭氏晚年以“伴食

宰相”自居，李瑞清因爱吃螃蟹更

是被戏号“李百蟹”。李瑞清流寓

沪上后，生活境况并不佳。即便如

此，李瑞清依然与谭延闿流连于

沪上各著名酒楼。

谭延闿喜欢观李瑞清作字，

对李瑞清笔法极为赞赏。李瑞清

书以篆籀笔法施之北碑，与自称

学宗南碑的曾熙有“南曾北李”之

称。

曾熙（1861—1930），字子缉，

号俟园，晚号农髯。衡阳人。辛亥

革命后，他第二次当选为湖南省

副议长。不久离开政坛，在李瑞清

的劝谏下赴上海鬻书。书法广泛

取法唐以前经典碑帖，并与三代

鼎彝融通，呈现出遒古婉通的艺

术特色。与吴昌硕、李瑞清、黄宾

虹并称“海上四妖”。晚年喜作焦

墨山水和墨梅，妙绝一时。

曾熙于 1915 年 11 月 15 日居

住谭氏家中，是日，谭延闿于日记

中记载他们“谈至十一时乃寝”。

初到沪上，曾熙很快即融入

了谭延闿的交游圈。因有谭延闿、

李瑞清等好友的提携和推崇，曾

熙鬻书很快取得了成绩。1916 年 3

月 1 日《谭延闿日记》有载：“曾九

月来字运甚佳，已可获八百余元

矣，谁谓今日民穷财尽耶。”

此后，曾熙于沪上的鬻书生

意更旺，润格大幅增长。即便是谭

延闿的离沪和李瑞清的离世，也

并没有影响他的鬻书之路，他逐

渐成为沪上书坛具有影响力的人

物。

此外，自从曾熙客居谭延闿

家 中 ，两 人 便 以 集 联 为 乐 ，根 据

谭氏日记中的描述可见二人集联

的兴致，如乐此不疲集联至十一

时，《谭延闿日记》载：“与曾九集

联 为 乐 ，至 十 一 时 乃 寝 。”“ 同 曾

九集《石鼓》字，至十一时乃寝。”

“ 与 曾 九 集 苏 至 十 一 时 ，乃 就

寝 。”甚 至 多 有 一 天 内 集 联 两 次

的 情 况 ，如“ 曾 九 邀 集 石 经 字 为

联 ，得 数 十 首 。晚 饭 ，饮 一 巡 。复

与曾九集联，颇有佳句。”

谭氏勤于集联，不仅是单纯

的爱好和以备书写之用，更是对

其文学构思上的一种考验，正如

谭氏于日记道：“曾士元约集联，

构思颇苦。”张小华在论文《中国

楹联史》中提到：“没有深厚的学

识积累，所集对象不能熟稔于心，

调遣自如，就不可能创作出一副

好的集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

联的难度高于纯粹的自由创作。”

但谭氏总能在有限的集字范围中

集而成联，组成佳句。其日记载：

“ 为 曾 九 集《夏 承 碑》联 ，凡 得 百

幅，未尽之字仅五字耳。”

集联书法既体现书家的书法

技艺，又具文学内涵，在清代、民

国时期备受时人喜爱。曾熙在面

对社交功用及市场大量的楹联需

求时，集联字以备书写之需是最

快捷的应对方式。谭延闿为曾熙

集 联 ，无 疑 会 提 高 他 的 作 书 效

率，同时也反映了曾熙对谭氏文

学功底的信服。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博士研究生）

麓 山 苍 苍 ，湘 水 汤

汤。美哉斯台，可以解忧。

在 长 沙 ，有 个 天 台 ，

可 以 观 赏 南 方 四 季 的 花

木 ，饱 览 岳 麓 山 的 青 绿 ，

尽观湘江水的涟漪，还可

以 将 天 空 中 的 风 云 变 化

一览无余，将城市中的高

楼 林 立 尽 收 眼 中 。一 句

话，它让你身在城中而亲

近 自 然 ，远 离 喧 扰 。我 在

心底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解忧台”。

我 的 解 忧 台 并 非 历

史悠久的古建筑，而是公

司 近 些 年 新 修 的 屋 顶 露

天小花园。花园里自然少

不 了 萋 萋 草 木 、灼 灼 花

卉 。冬 去 春 来 ，花 园 里 的

夹竹桃会最先来报春。它

个头不如公园里的大，枝

丫也不甚繁密，但花朵却

开 得 很 粉 艳 ，色 泽 浓 郁 ，

绝 不 输 于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的同类。石榴花是夏季的

使者，在暑气未盛时便纷

纷 开 放 ，红 彤 彤 的 ，花 朵

娇 小 可 人 ，显 得 弱 不 禁

风 ，仿 佛 不 胜 绮 罗 。最 引

人注目的要数美人蕉了，

它们笔直地站立着，叶子

比 粽 叶 宽 大 ，线 条 感 十 足 ，花 朵 则 是 黄 色

中晕染着红色，就像淘气的小孩不小心将

红色的颜料打翻在黄色的卡纸上，活泼灵

动。

墙角三座小石狮背后的野花也毫不逊

色。它们身材修长，枝干挺直，在雄狮的庇

护下恣意生长，俨然要赶超墙根枯黄矮小

的竹子了。它们的花却很小，白而圆，像指

甲盖那么大，凋谢后会结成毛状的果实，就

像蒲公英或苦苋菜的种子，轻轻一吹，便飞

散而去。就在这一吹一飞之间，我身上的浊

气仿佛也随之消散，紧绷的神经不觉松弛

下来。

台上的树，除了石榴树、桃树，还有松

树、槭树、千层金和铁树。松树上密密麻麻

的细针根根深绿，春临暑往，秋去冬来，它

似乎从不变色，只有藏在针叶间的松果透

露着四季的更替。若摘几个咖色的、鸡卵般

大的成熟果子放在裤兜里，突然有种捣蛋

的欢喜。

树下的青草也分外生机盎然，三叶草

的叶片轻轻摇摆着，像是招呼你向它们许

下愿望。槭树的叶在春天是红色的，摘几片

色泽光鲜匀称地夹在书里，试图将这朱红、

这美艳留住，就像人试图将青春留住一样。

千层金是色泽均匀的黄绿色，虽没有松树、

槭树那般引人注目、受人青睐，但生长得很

茂盛。铁树则总是一副淡然处之的样子，风

雨也苍翠，寒暑也苍翠，枝叶始终有力地向

外展开，坚韧而挺拔。

这些花果树木时常会引来蝴蝶和蜜蜂

光临，蜻蜓也是台上常客。它们总是单独行

动，并不像大雁、麻雀这些鸟类总是结伴而

行，就像独行的旅者，既勇敢十足，又略显

孤 独 。秋 凉 时 节 ，蟋 蟀 的 鸣 叫 还 是 不 绝 于

耳。循着声音去草丛间寻觅，却总是一无所

获，不得不感慨它们的隐藏技能，让我满心

不甘与无奈。

有一段时间，我苦于膝痛无法爬楼梯，

迟迟没有去看解忧台。有一天，我终于因烦

闷疲惫而鼓起勇气，小心地爬上楼梯，缓缓

地跨过通往天台的门时，一片没有任何遮

挡的晴空出现在我眼前，将我彻底照亮。我

眺望着河对岸繁华的城市建筑，凝视着矗

立在群楼之间的杜甫江阁，还有橘子洲上

的茂密树木，心中又悲又喜。悲的是长久困

扰于身体的疼痛中，心内杂草丛生，好似失

去了发现美好的能力；喜的是此刻站在这

里，终于可以再次畅快呼吸，畅快望远，甚

至可以长啸一声，将胸中的浊气吐出，从青

山那里获得抚慰，从绿水那里获得同情，从

天空那里获得包容。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会上去。天空

不停更换着幕布，有时是澄澈如洗的碧蓝，

有时是流金溢彩的晚霞，有时是白茫茫一

片云海，有时是灰蒙蒙一层轻烟。青山虽静

默 不 言 ，却 也 时 时 变 化 着 形 貌 ：雾 气 氤 氲

时，它像一位蒙着面纱的仙子，若隐若现；

霜雪覆顶时，它又似披上银甲的守望者，肃

穆 沉 静 ；天 朗 气 清 时 ，它 如 洗 尽 铅 华 的 隐

士，淡然而亲切；阴雨蒙蒙时，它则像一位

沉默的老友，任雨丝洗刷岁月的尘痕。还有

那绿水，不是在微风中泛起细碎波光，倒映

着云影天光；就是在细雨中翻起涟漪，仿佛

无数活泼的生灵在水面跳跃。它们每天都

以不同的姿态或面貌出现，从不重复，也从

不知厌倦。

大 自 然 的 活 力 促 我 振 奋 。人 世 间 ，谁

没 有 烦 恼 、没 有 遗 憾 呢？我 们 怎 么 能 因 那

些 伤 痛 、烦 恼 或 遗 憾 而 束 缚 住 自 己 的 心

灵 ，把 自 己 困 在 无 形 的 牢 笼 中 ，而 无 视 近

在 眼 前 的 美？在 心 中 ，我 也 筑 起 一 座 解 忧

台。在这里，将烦恼交给风，风会将它们轻

轻 吹 散 ；我 要 将 遗 憾 交 给 云 ，云 会 将 它 们

深 深 藏 起 。而 我 将 继 续 在 这 辽 阔 的 天 台 ，

品味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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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酒流连 不及政治

谭延闿寓沪时期的书法生活
叶蓉丹

谭延闿（1880—1930），字祖
庵，湖南茶陵人。

以 谭 延 闿 在 清 末 民 初 的 政

治和文化声望，其书法作品在当

时可谓是名人墨迹。其书作少不

了用于人情酬酢，以维持社会关

系 网 络 ，或 是 应 求 书 索 扇 。如 此

一来，谭氏寓沪时期虽远离政权

中心未任官职，但书法应酬活动

依然繁多。

然而，谭延闿的书法应酬之

作并未进入书法市场交易买卖。

白谦慎先生在其文《晚清官员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书 法》中 提 到 晚 清

官 员不卖字的现象。现任官员不

卖字，应该是官场行之已久的传

统。

谭氏寓沪期间的书法应酬一

是主动赠予书作，用以奖赏茶陵

族亲后代或是感谢为他提供服务

者。然而有时受书人不一定合他

心意，如谭延闿于日记中记载一

位 族 亲 后 代 ：“ 人 不 上 进 无 如 何

也。”二是应他人乞请索求，以书

作用以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其

日 记 中“ 张 承 之 来 乞 作 屏 联 ”

“ 范 九风来请书”“为求书者作书

甚多”等记载。

这类书法应酬人员构成情况

颇为复杂，有同僚、亲友、商人、文

人、政客等等，但只有跟他同处一

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成员才能向

其索求或托人索求。

谭 氏 面 对 这 些 索 书 者 的 请

求，多不推托，只是偶尔写后抱怨

几句。如在日记道：“饭后，又书屏

二纸，了无意致，纸笔不应手，等

于还债而已。”雷德侯先生在一篇

讨论中国书法的短文中指出，书

法有着维持精英阶层凝聚力的功

能。谭延闿于沪上也勤于非经济

性的书法应酬活动，用书作进行

着特殊的人情酬酢，以维持自己

所处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其所记对联、扇面、匾对、

大字榜书、题跋等形式中，对联是

谭延闿寓沪时期应酬书法最频繁

书写的形式。在多数情况下，索书

人若未明确书作形式，谭氏多以

对联应付。

此外，他的字课既有自娱和

习字的目的，完成的字课练习也

可作应酬之用，具有社会功能；其

应酬之作也可代日课，使应酬书

写活动兼具习字的功用。

人情往来：

从不卖字，常赠对联

食事与艺事：

谭延闿与友人的海上交游

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身

份属性与生存方式剧变。清亡后，战

乱频仍、生计所迫，一批兼具科举功

名与书画造诣的湖湘士人辗转至社

会经济繁荣、文事艺苑兴盛的上海，

靠鬻书卖画维生。湖南省博物馆正在

举办的“潇湘入海是通津——民国寓

沪湖南书画家作品展”正是聚焦这一

群体。

在展出的 80 余件（套）书画作品

中，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谭

延闿的《“旧旧食堂”榜书》、临《十七

帖》手卷、“唤回、陶得”行书七言联等

展品是重要看点。

谭延闿一生辗转于沪上多次。为

避战祸，谭延闿于 1914年 8月由青岛

举家迁居至上海，直至 1916 年 8 月

14日离沪返湘督任，寓沪两年。

在上海，他们全家住在华德路六

十五号，弟弟谭泽闿也住在一起。这

处宅子“月百十五金”，“后有菜圃，前

有草坪，虽不如塘山旧居之宽阔，而

房屋间数倍之，吕满来即可同居。”

寓沪期间，谭延闿于官场失意，

远离政权中心，得恣意于书画文字，

并与沪上文人墨客时相往来，有大量

的艺文交游活动。

曾熙山水立轴 1926 年 纸本设

色 纵136.5厘米，横37.5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李瑞清致大武信札 民国 纸本 纵25厘米，横56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